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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说自己从小跟父亲住在
塔屋，父亲故去，他留下来。“几十
年拿些官银，吃穿用度都好。”他
说这里活儿轻省，不过是按时去
塔顶点燃蜡烛，别让它熄灭就行。
“大人，这两年连蜡烛也不常点
了，营里大人告诉要听号令，平时
不给海船引路。啥时咱们想用这

塔了，再点上也不迟。”舒莞屏不
解，后来想想似乎明白：这片海域
只有往来的官船，沙堡岛那边的
渡船夜间少航，即便驶来也不需
灯塔导引。他对这塔甚是好奇。

老人领他们登塔，健步走在
前头。塔梯由石头砌成，越往上越

窄，陡得吓人。可是老人走得很
快，几次停下等候。陡窄的石阶竟
无扶手，有些险峻。舒莞屏走到半
截已汗粒渗落，后悔了。憨儿在身
后喘息，不时叫一声“大人”。好不
容易登上顶部，窄到只能容下一
人。平时点燃蜡烛就在这里进行。
从小窗望向大海，只见天际云舒，

群鸥远翔，仿佛整座塔都在轻轻
移动。舒莞屏远望四方水域，迷茫
处有大小岛屿。离得稍近是一枚
小小的颗粒。“那是什么岛？”“哦
啊，海胆岛。看看像不？”

海胆是生满尖刺的腔壳生
物。从这里看小岛是圆的，四周堆
满尖石，很像一只海胆。“岛上没

一户人家，只有避风的人才会上
去。不过这些年听说有个怪人爬

到上面了，几年没有音信，不知死
了没。”老人说。舒莞屏马上想到
了那个从大药堂逃开的道人。
“啊，原来这就是啊！它离得这么
近，上去不难的。”舒莞屏的声音
高起来。老人说：“不然。别看离得
近，要上岛可不易，那得划桨功夫

好，识潮水。涨潮时船是驶不过去
的。”

总算将整个浪荡岛走了一
遍。这个岛真是让人心生喜悦。白
沙细洁，鸥鸟欢畅，林中有各色鸟
儿。走在沙岸上随手翻动水中石

头，可发现一些藏匿的螃蟹，还有

浑身长刺的海参。退下水浪的沙
滩平坦密致，见到鼓起的莲状沙
簇，伸手一挖即有水柱喷出：一只
巴掌大的玉螺急速缩回身子。偶
遇打鱼的人，这些人总是对他们
几个远远躲避，这让舒莞屏不快。
他们想走入一家小院，想不到刚
刚挨近，院门就关了。

舒莞屏问到一个突兀的话
题：“岛上人平时供奉什么？”憨儿
说：“那自然是海神娘娘了。”“不
供奉菩萨和大公、狐狸和刺猬？”
几个人面面相觑。“如实道来。”舒
莞屏说。憨儿咳一声：“嗯，近年供
奉大公的少了，那是因为将军们坏

了风水。听府上说，战事吃紧，仗
打完的一天，大人们对将军就不会
客气了。”卫士们笑了。舒莞屏问：
“仗有打完的一天吗？”憨儿说：
“总有的吧。”

舒莞屏对营管提出去海胆
岛。“啊呀，断不可冒此风险。大人
身子金贵，不可呀！”营管瘪着嘴，

一脸惊恐。舒莞屏说既有渔人去
得，我们自然去得。最后营管实在
无奈，只得答应寻一个好船工，再
看潮汐。“大人去去就来，不可耽
搁。我让船待在岸边。荒岛无法安
顿大人。”舒莞屏与憨儿商量，最
后决定让二位卫士留下，只他俩登
岛，船工可于隔日回岛接人。

船工推算，大潮汐在深夜十

一时许。定于下午启航，可惜风浪
稍大，只好等到太阳西沉。“好在

水路也近，不过是一个钟头的

事。”船工说。小船只能乘三个人。
憨儿把一个油布包裹提上船，里面
除了他们过夜的东西，还有一点薄
礼，准备送与岛上道人。太阳将海
水照出一条条金绺，波浪不大，正
可在摇颤中观赏景色。海鸥对傍
晚出岛的小船好奇而友善，恋恋
不舍，追逐了一程。不远处就是那

个暗红色的小岛，它被太阳镶了一
道金边。“它这么近呀！”憨儿喊。
船工说：“看上去近，没有一个钟
点是不行的。”

风在加大，耸起的涛涌缓缓
而来，小船不断爬上顶部，又从斜
坡滑下。这种耸落是最难受的，两

个人抓住了船舷。风未增大，波涌
却在加高：一道道水岭连续涌来，
相间距离变得越来越短。“老天，
今儿个是怎么了！”船工抱怨，大
力划桨，喘息声很大：“这还是少
有的好天哩！前边有一道‘大流’，
涌就更大了。”“‘大流’是什么？”
憨儿问。船工喷喷鼻子：“就是海

里的一条大河。大海和岸上一样，
有沟汊，有大大小小的河渠。咱浪
荡岛和海胆岛中间就有一条大
河。”“老天，有这种事儿。”憨儿看
看舒莞屏。船工答：“我们打鱼的
都知道，哪里有‘大流’就得避开。
可是这一条避不开，只得用快桨，
船要横在谷底就完了。遇上风浪

天，总有船翻在这里。”憨儿吸着

海风：“哎哟老哥，别吓唬咱了！”
天黑下来。一颗颗星星出现

了。月亮爬上来，海水变成铁色。

星星在水的陡坡上小鸟一样飞过。
随着往前，开花大涌出现了，小船
掉入谷底的时间虽短，可真吓人：
四面都是黑漆漆的水岭。它跃上
来，接着再次滑入深谷。舒莞屏呕
吐了，憨儿扶他时，也吐了。两人
顾不得看浪涌，全力战胜呕吐。
“老哥，我们还有多远？怎么看不

见那岛了？跑偏了不成？”憨儿大
叫。“快了，再忍一会儿，只一会
儿。”船工奋力划桨。

浪涌小了些，可是船的颤抖
加重。“这是怎么回事？”憨儿觉得
自己快晕了。船工喊：“这里有水
汊往大河里流，好几条水汊。它们

斜着入河，咱们压不住它。”在小
船跃上水岭顶部时，两人都看到了
不远处的巨大黑影：像一头巨大的
黑熊伏在山岭之间，一声不吭，盯
紧接近它的船和人。“我的妈哩，
岸边的浪可真不小！看月光下白
花花的。我的妈哩，今夜够咱们受
的！”船工的咕哝让两人不再吱

声。小船似乎乱了方位，不知在旋
转还是原地悬停，反正船工不再说
话，手里的桨胡乱在水里戳着。
“天哪！”憨儿小声呼叫。

小船挣扎了一会儿，只听“咚
当”一声，船体撞在了石头上。“慢
着，我的天爷！”船工用尽全身力
气稳住小船。眼前是漆黑的巨兽，

它挡住了一切。他们明白：这回真

的到了。
（未完待续）

司机预计赶天亮前到省城。何首魁倒是啃了一
个。南归雁到底吃不下，就一直那样眯着眼睛闷坐

着。安北斗也吃得有些没味道，就检讨说：“都怪我，
没把人看住，后来又麻痹大意了。南书记让到省城
去找，我当时就该去。”何首魁还是那话：“省城那么
大，他不冒头，你能找见？看，咋看？人家又没犯法，
总不能拿手铐铐住、脚镣铆住吧。”

南归雁一直不说话，安北斗能感觉到他心里的
巨大压力。首先是丢了王中石书记的脸，后果严重
程度可想而知。加上政法委书记那顿训儿般的苛

责，还有才死了亲娘的悲痛，他几次看见南归雁眼
里都闪着泪光。他真想安慰安慰老同学，可自己的
这点分量又管什么用呢？

安北斗最后悔的还是不该去吃孙铁锤家那顿
饭。他认为就是那顿饭惹的祸。孙铁锤太张扬，恨不
得让满世界人都知道他与上上下下的关系。每年都
想通过“磨盘会”昭告全村：谁也别想在村里兴风作

浪，谁露头谁就等着招祸吧！今年大概也明显有做
给温如风看的意思。因为温已公开跟他孙铁锤叫
板，并被叫到县上去了。叫了板又怎样？是镇上替你
温如风出气了，还是派出所替你出气了？越想越是
这么个理，“磨盘会”吃坏事了。

当警车勉强开出大山时，何首魁又冒出一句话
来：“记着，别给温如风好脸，别惯他的毛病，越惯越
得寸进尺。一切还都得按法律办。没证据就别给他

低三下四地下话。下了话，找不到证据，他能变本加
厉，从西京闹到北京去。”
“那我们就不管了？”安北斗有些战战磕磕地

问。
“管？咋管？永远都只能是马后炮，你信不？除

非派专人一年四季把他拴到裤腰带上。”
直到这时，南归雁才开口说：“即使拴到裤腰带

上也得拴。莫非还要让一个温如风把北斗镇的经济

社会发展拖垮不成。”

天终于大亮了，两辆警车像两个泥巴蛋一样开
进了西郊电子城。

19 如愿以偿
温如风是在省里两会开幕那天早晨，突然出现

在会堂门口的。
他跟欧宝财提前反复查看了线路。欧宝财让他

装成过路人，手上捏几根油条或麻花，再提几根葱、
白菜之类的，一边走一边吃，越随便越好。并反复叮
咛：“你 可不敢把我出卖了。我是看你可怜，又是
生八路。你要敢把我扯出来，我就不是把你的蛋打
成紫薯色的事了，而是端直剜了喂狗去。”

温如风自是满口答应，并且自己还反复把线路

勘察了几遍。连买油条、麻花、葱、白菜的市场都找
好了。准备朝头上顶的状子，是在垃圾桶里捡的纸
箱子，裁出一个方块来，细细修剪了边沿。还买了一
瓶红墨水和毛笔，提前把“状告永平县委书记王中
石”写了上去。欧宝财还夸他毛笔字不错，他说小学
临过柳公权。这么大的纸壳子掖在哪里呢？欧宝财
还帮他做了演习，说：“肚子上比后腰抽出来快些。

有时别在后腰，还没等你抽出来，事情就过撇了。这
个得反复演练！”

在等待过程中，他起早贪黑，又实地跑了好多
趟，是演练再三再四。无意中他还发现了一件事：难
怪乡下这几年老丢大树，原来都移到城里来了。欧
宝财告诉他这叫“大树进城运动”。乡下但凡有点年
岁的树，都让城里弄来了，人家有钱，看着也美么！
气得他还诌了一句：“放在乡下就不美了？都是老先

人栽的，连老先人都不要了？为这树，把贼和骗子招
得满天飞。”

一条一条的街道，都移栽着老树。有的整条街
还都是国槐。他还在栽国槐的大街上一棵棵地找，
要是遇见他家那棵，是能认出来的。树上刻有记号。
那阵儿他跟花如屏才恋爱，她嫌他娘名声不好，有
些不情愿，他就在树上刻了一个花瓶，里边还刻着
花。有一晚上，在月光下他拉花如屏去看，花如屏的

眼泪一下就出来了，然后他就把她抱住了。这棵树
被偷，算是连他的爱情都偷走了，咋想都不是半棵
树的事。常言说：树挪死，人挪活。他还很是有些担
心，那么大的树，一挪几百公里，还不知是死是活呢。
几乎每棵树都削了顶盖，砍了枝丫，只剩一个光秃秃
的树桩，还浑身挂满了吊针，倒是何苦呢？他都怕他
那半棵树早已不在人世了。这些挨枪的城里人！

正月十八的前一天，欧宝财就转移了，并一再
叮咛，让弄出动静来，可别朝他身上推。温如风按反
复演练过的计划行动，竟然一举成功了。

看着那么多盯来盯去的人，防范得有点鸟都飞
不过去，但却没人把他当回事。用欧宝财的话说：你
这人长得低调，再弄个一把抓的帽子戴上，鬼都不
注意你！他竟然就咬着油条，提着两把葱和几颗圆
白菜，忽的一下扑到了中心位置，十分轻松地拉出

肚子里藏着的纸壳子，哗地朝头上一顶，大喊一声：
“小民冤枉———”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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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爱情大概奠定了我们这

一代人爱情观的底色，不管认同

与否，在我们接触爱情这种陌生

事物之前，它们告诉你，是这么一

回事。它们给了我们最初的爱情

想象。你喜欢哪个就盯着哪个，看

到哪儿算哪儿。不过，真正决定你

的爱情观的是：生活。不仅是你的

出身、性格、年龄，还有一个社会

潮流和大环境。你身在其中，被自

己和人流裹挟着往前走，跌跌撞

撞，边边角角都碰了个遍后，你慢

慢地知道该憧憬什么，你需要的

是啥。比如我，纸上的爱情见过了

成千上万，也为无数情爱焚身的

可人儿着急落泪，但百分之九十

以上依然抽象，看过了、感动过

了、眼泪流过了，依然故我，爱情

是他们的爱情，我是我。更年轻的

时候内心里也曾狂野，怀揣了七

八只兔子，仅仅想到“爱情”两个

字就像打了鸡血，誓要遇上个林妹

妹、绿蒂和唐晓芙，觉得那种情才

值得爱，那种婚才值得结；在想象

中下了无数次决心要飞蛾扑火，哪

怕争取到的只是一两秒钟的爱情，

我得让它惊天动地；等一脑门子的

血压降下来，就对自己嘿嘿一笑，

我要的好像不是爱情，而是一个惊

天动地的造型。

我们常常会被爱情的造型迷

惑———它不是一个“观”。“观”是

个长久的需要和相对稳定的价值

判断。在这个意义上理解 70 后的
杨过和乔峰式的爱情，也许更及物

一点。

不能排除这一代人过几年会

改弦更张，像热爱郭靖的人一样

认为，那只空袖子和乔峰飘零的

观念爱情不过是个空泛的情调和

姿态。但是，在这个年龄段上，空

袖子的浪漫是要的，爱情观高蹈

一点、务虚一点挺好，否则，年纪

轻轻就务实成婚姻观，后半辈子

可怎么过。由此，我对杨过和乔峰

很有好感，也比较认同这一类型

的爱情想象。

你想，他们忠贞不渝，一个甩

了十六年的空袖子等待老婆，几

乎站成了望妻石；一个再无所爱

准备孤独以终老，思之让人落

泪———这世上还有几个痴情至冥

顽不化的人？然后，他们亦正亦

邪，正时正得心怀天下敢为黎民

担当，处江湖之远却得以万人仰

敬；邪又邪得气象宏伟，沧桑而不

乖戾，作秀都作得自然妥帖舒服

到你心坎里。有个性，说明他们有

激情，活生生的可感触可追逐，他

们是百分之七十的人加上百分之

三十的神的合成品。既满足了而

立之年脚踏实地的实干期待，又

鼓舞了不惑之前人生中那一部分

神采飞扬的浪漫跳跃；以务实为

主，济之必要的务虚，虚实相生，

宽阔、果决、柔韧、丰厚、沧桑又有

弹性，人生无憾矣。

所以，爱情观这东西还真不

能一概而论，本身也没有高下之

分，五十步笑不了百步，走了百步

也别回头羡慕五十。你需要什么，

你可能需要什么，你能够认同和

接受什么，在你说出它之前，天时

地利人和已经给了答案。

———对这一代，人生也罢，爱

情也罢，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

焰，才美不胜收。

这一番慷慨铿锵之论都快把

我自己说服了。痛快是痛快了，不

过说完了心里还是不安妥，这跟

地铁上的老兄有关系吗？就算它

在逻辑上能够自圆其说，放到琐

碎卑微的日常生活里，是否管用？

而且，爱情观和婚姻观对绝大多

数人来说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众

所周知，梁启超和胡适，在彼之世

皆为闯将与先锋，对爱情肯定有

着满脑子自由和罗曼蒂克的想

象，但仍然舍掉红颜，回家守着原

配的老婆，他们觉着就该这么干。

传统也罢，责任也罢，总之他们维

护了一种婚姻观。到鲁迅，就跨出

了梁启超和胡适家的门槛，不管

他心中是如何的“颇不宁静”，朱

安只是朱安，他还是找了许广平。

多年来，朱安成了鲁迅研究中被

遗忘的角落，偶被提及，也多半作

为伟大爱情的注脚，从未作为个

体对象征意义上的家庭和婚姻发

出过哪怕微小的叹息。某日读书，

看到一雄文，关于鲁迅先生遗产

的纠葛问题，石破天惊地冒出来

朱安女士的一句话，年迈的朱安

说：“……我也是鲁迅的遗物……”

她在“象征主义”的丈夫去世之

后，质疑对鲁迅遗物的保存。她当

然赞同鲁迅的遗物须妥善保存，但

她，一个活生生的人，作为“鲁迅

的遗物”，难道就不该受一点好的

照料？这“遗物”二字，字字泣血；

活生生的婚姻牺牲品的申诉———

她的开始就是她的结束。此三位皆

巨无霸，爱情观和婚姻观犹大相径

庭，何况咱们平头小百姓。“观”不

是云南白药，撒到伤口上就能消炎

止血。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对地

铁兄爱莫能助。你说他错了，我肯

定不同意，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怎么就错了？奋发图强、竿头尺进

怎么就会错了呢？把责任都推到

前嫂夫人身上，我同样不赞成。老

婆希望老公有点出息有错吗？一

个女人希望男人回来、一家老小

长相厮守有错吗？反正我看不出

来错在哪里。

写到此处，忍不住想到我的

前女朋友，如你所知，是之一。我

们的爱情比点燃一根火柴的时间

长不了多少。就那么一下，火光四

射，我们恨不能把对方折成一块

小手帕随身携带，以便一天能够

在一起待上二十四小时；但就那

么一下，迅速剩下了灰烬和废墟。

我们没有分歧，像榫卯一般契合，

关于爱情和婚姻我们达成共识：

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这句话

最早是她从王朔的一个小说题目

里借过来，以表达我们理想的爱

情和婚姻。那时候她只有两个打

算：一是和我在一起；另一个是出

国。非此即彼都是长远打算，一辈

子的事。我说留下，没事往国外跑

啥呀，大鼻子和卷卷毛有什么好

看的。咱俩在一起，再生一个孩

子，啥都不缺了。

（未完待续）


